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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无法再在酒吧待下去

马克顺着女人的手指看过去，在被关上
的木门后面，出现了一张结实的方凳，凳上，
铺了块洁白的浴巾。马克觉得迷茫，他不明
白，他为什么应该去方凳那里。
他尴尬地站在方凳前面，望着那条在灯

光下白得耀眼的浴巾，觉得那地方与自己粗
糙的牛仔裤实在不匹配，正坐也不
是、站也不是的时候，他又听到了清
晰的指令：“你把衣服全脱了吧！”

马克一惊。尽管他知道那女人
经历丰富，但突然听到如此赤裸裸
的话语，使老于此道的美国人马克
也十分意外。他怔怔地看着女人。

女人的目光丝毫没有躲闪，好
像还有点讪笑地瞧着马克，鼓励地
说：“你从美国大学出来，还会怕这
个啊？门关了，没人会来看你！”

马克丢掉了任何犹豫，他把自
己身上简单的衣着剥个精光。
“你就在那里，你坐好，别动！”

女人说着，不知按动了什么开关，屋
顶上悬挂着的强光灯刷地打开了，
把整个屋子照耀得犹如正午的野
外，把马克一下子照傻了。
待马克缓过神来，他看见女人的左手已

经端起正方形的画板，右手则夹着一管粗粗
的铅笔，她笑眯眯地说：“别愣着啊，坐好！我
是正经学画出身，也做过画校的模特，我画素
描的速度很快！”马克心里咒骂着女人，他没
听说把对手作为模特画像的。
女人手中的笔在画板的白纸上飞快地挪

动，不停地打量前方的马克，嘴里时不时地唠
叨：“不错，你的体形不错！”“肌肉很有质感，
肤色也可以！”
女人在画板放到茶几上，彬彬有礼地说：

“谢谢，谢谢你的合作！你可以穿衣服了。”
马克非常纳闷：难道女人郑重其事地传

唤他上楼，仅仅是让他做一回绘画的模特？他
生气的目光投向女人，投向刚才还让他想入
非非的丝质睡衣：“你玩我？没那么容易！”女
人聪明地用手指制止了他的冲动。
这时候，马克看见女人弯腰在茶几上拍

拍一只厚厚的信封，然后把信封轻轻一推，让
它贴着银光闪亮的桌面滑向马克的那一角。
马克的眼神还没有脱离滑到面前的厚信

封，女人已经转身走向内室，并且把门掩上。
马克傻了。他拾起女人丢下的信封。信封

确实很厚，比他拿到的月工资的信封还要厚。
马克心里对女老板这番古怪而可恶的游戏充
满愤怒，但是，他承认女人出手阔绰。这个厚
厚的信封对他的心灵是一种抚慰。
此刻，马克只能离开了。在打开门的时候，
他听到女人又从内室送出一句话：“你
不亏！我过去做绘画模特，最多的报酬
只有一千，是你的十分之一！”
酒吧尚在营业中。临近子夜，热

闹的程度有增无减；玻璃窗外风景迷
人，高楼的灯光勾画出的城市天际
线，仿佛精心绘制的画作。

马克在吧台旁草草收拾自己的
东西。那位年轻的新领班挨过来，眼
神暧昧地看着他。她刚才因为马克的
还击而羞涩地逃走，现在，她好像要
重温刚才的调情，不怀好意地轻声
问：“这么快就下来啊？”
马克没有兴趣搭理这个让他感到

乏味的女孩，更没有心情回敬她好奇
的挑战，只是很不礼貌地瞪了她一眼。

马克无法再在这个要命的酒吧
待下去！让那个有钱的怪女人见鬼去！
春天，半夜时分的上海街道，带些南方潮

湿气味的微风缭绕着，空气令人觉得挺舒适，
那气息是马克十分喜欢的。南京西路一带，大
商厦挨着个排队，即使关门的半夜，依然灯火
透亮，把橱窗中诱惑行人的商品醒目地凸显
出来。马克下班经常不打车，喜欢一路溜达
着，不是省钱，而是享受城市的夜色，至少不
必担心有抢劫的冒出来。
马克不想马上回到狭窄的旅舍去。路边，

一家人声吵闹的啤酒店使他停下了脚步。上
海的酒吧与咖啡店一般比较安静，坐在里面
的男女，要么装绅士，要么装淑女，细声细气，
温文尔雅。唯独啤酒屋，好像约定俗成是可以
喧哗的所在。马克从几个散发出汗味的年轻
人背后挤进去，要了特大杯的德国黑啤，独自
猛喝起来。充满气泡并带着苦味的液体，从干
涩的喉咙灌进去，又有气泡顺喉管倒退着泛
上来，是很爽的滋味。不过，此刻的马克，没有
细细品尝那味道的心情。胸前的口袋里，是那
只装了一万元人民币的信封，硬邦邦地挤压
着马克胸部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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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会对我说些鼓励的话

刘建修的口述说：
我始终没问山东人姓什么! 当时我心里

恐惧"也知道有#窃听器$这类东西"所以任何

话都不敢讲"只是用耳朵听%有时&看守$会把

山东人叫出去"这种情形发生好几次%

大约过了几天"山东人和吴石互相在&咬

耳朵$'(小声地说话"看那样子"他们是怕

我听到%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都这样讲话%

山东人又向我们说一些&已经调查完毕"

很快就会被放回去$之类的话% 果然"两三天

后&看守$喊那人的名字%他收拾几件衣服"弄

成一个小包袱"就走了%

又经过两天左右"吴石在晚上被叫出去%

我想"大概是要审问他吧% 整个夜里"只有我

一人在房间睡觉)直到天亮"吴石还没回来%

他的书堆在地板上)我过去看看% 那本*中国

文学史+封面"有毛笔写的&吴石$两字, 字很

端正%我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心里在想-&这

个名字不错嘛"很简单"好写又好记% $

下午"门突然被打开"两个特务很粗暴地

把吴石丢进来%那门又立刻关上%我去查看他

的情况%吴石被凌虐得很厉害"躺在地板上不

动"也不讲话% 当时他没有穿长裤"身上到处

是伤"皮肤是红的.紫的"腿也肿得很大%

吴石一直是躺在那里"我也没讲话% 大约

过了一两小时"他慢慢坐起来"靠着墙壁"仍然

没有开口%之后"饭送来了%吴石指着他的那盆

菜"很虚弱地对我说-&吃吧"吃吧%$可是他自己

并没有吃东西% 我因为胃口很差"没有吃他的

食物%我问吴石的情形"他说-&我被用刑了%$我

又问-&什么事啊/ $他说-&没什么事% $

在那以后"&看守$ 每天会叫吴石出去擦

药%不管是白天.晚上"他都躺着不动"也不看

书%我问他-&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吴石说-

&不用"不用% $他只吃少量的东西"喝一些稀

饭和汤%

三五天后"吴石好一点了"有时坐起来看

书"读的还是那本*中国文学史+%我问他-&你

是什么事情/$现在我不记得他是怎

么回答%我看吴石不像坏人"很同情

他%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在那时的前

几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所以

自己痛恨蒋家政权%我猜想"吴石应

该也是反对国民党的% 我想知道他

的情况"但又不敢多问%

他也跟我交谈"问我&是哪里人"在哪里

工作$等等% 我对他说了"他点点头% 吴石又

问-&你是不是蔡孝乾的案子/ $我说不知道%

我现在觉得"吴石判断得不错"但我当时真的

不知道蔡孝乾是谁%我们有时候会说说话"不

过现在我已忘记内容% 吴石和我互相比较熟

悉了%我心里怀疑那山东人有问题"吴石可能

中了圈套% 虽然我这样想"但这事情太严重"

不适合跟吴石谈这些%

过了一两个星期"有一晚上"吴石又被叫

出去"也是第二天下午才抬进来%

这次吴石更加痛苦%他睡了一天一夜"没

有动"眼睛闭着"一直发出呻吟的声音% 我又

向他表示关心"现在不记得他是什么反应%我

不敢吵他"而且自己害怕"知道这也是我将来

的遭遇% 每次饭菜被送进来时" 我都会劝吴

石-&还是要吃一点%不吃不行% $他勉强爬起

来"吃一点点"喝一些汤%我看到这个样子"心

里实在很难过%又过一阵子"吴石的身体有些

恢复% 一天"&看守$把门打开"喊我的名字"

说-&出来% $这次轮到我了%

审问我时"那些特务分成三组"每组两个

人"轮流进行%大约二到四小时"就换班一次%

在那房子里"很强的灯光照在我脸上%用刑是

非常可怕的% 那些特务没有人性"不是人"简

直是禽兽.魔鬼% 我被抬回牢房时"也是不能

动"只能躺着"连续几天都是这样% 吴石自己

虽然也很虚弱" 但会对我说些鼓励的话"例

如-&忍耐一点"忍耐一点%$送饭进来的时候"

他会说-&吃饭啰"吃饭啰% $又过来问我-&可

不可以起来/ $并且叫我吃他那一盆食物%我

没吃他的菜"实在是吃不下%我对吴石是感谢

的"因为从他的眼神.口气"可以看得出来"他

是关心我的%

在狱中被用刑，而且在牢房里安插了卧
底的特务，这些情况只能说明：吴石和其他囚
犯不同的是，他是高级将领，他的神秘背景一
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调查。在保密局眼里他是
一条大鱼，岂肯放过？


